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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 与 减 法
高 旭

年过不惑，必做减法。这个信念越来
越坚定了。

累积的东西多了， 人生的负担也就
重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就需要清减了。 不
然，越向后走，会觉得越累，越走不动。

做减法便是如老子所言 “去甚，去
奢，去泰”，“去”掉所有不需要的东西，只
留下对自己身心而言最紧要之物。

什么是“最紧要”的？ 这个问题看似平
常，却是我们以往不太注意深入去想的。

我们需要谨记一个根本原则： 最紧
要的东西肯定是最少的， 往往也是最简
单的。

道家云：“大道至简”。这正是我们在
人生中该做“减法”时所应持有的最重要
的信念。

我们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归类，然
后认真想想，最后只会保留下的“最少”
的东西是什么。 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生命
里真正不可或缺的。

如果一时难以抉择， 我们可以 “逐
步”进行减法。 比如以“书”为例。

我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在所有的藏
书中，只能留下“十本”，那么我们会留下
哪十本呢？ 再进一步想一想，如果在这十
本中，只能留下“三本”的话，那会是哪三
本呢？最后再想一想，如果在这三本中，只
能留下“一本”，我们又会留下哪本呢？ 而
这保留下的“最后一本”书，就是我们生命
中“最紧要”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的思想
之“源”与精神之“根”。

日本作家松浦弥太郎说：“与其读一
百本书，不如把一本好书读一百遍。 ”

我们在所有藏书中留下的 “最后一
本”书，便值得我们用“一生”来研读和体
悟！ 它会永远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精神灯

塔，永远成为我们无法舍弃的心灵挚友。
其他方面也是一样。 在我们听过的

音乐中留下最惬心的， 在我们穿过的衣
服中留下最适身的， 在我们所做的事情
中留下最想做的， 在我们的情感中留下
最不舍的……

当把不重要的东西都做了 “减法”
后， 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心灵变得清爽通
透了许多， 能把心思精力更好地集中在
最有价值的东西上。

人生虽然还是那个人生， 但生命的
“质量”“质感”大不一样了。用心对待和经
营最少、最好的东西，我们可以把生命变
为一种艺术，让自己的生命更具美感！

“至简为美 ，清净自安 ”，这是天地
间最有深度的法则。 诗仙李白诗云：“清
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逸兴横素襟，无
时不招寻。 ”只有承载最少、最好的东西
的心灵 ，才能成为 “清水 ”中素洁品高 、
秀丽夺目的最美“芙蓉”，才能自然生发
出天趣自然、畅怀豁达的“逸兴”来！

人生越向后走，越要善“去”除，能做
“减法”。 越是懂得做减法的人，才能更深
地领略到“世间无处不风景，心清满目皆
花开”的生命意境。

减去虚浮多余的物欲表象， 拥有精
粹质实的精神美好。 我们的生命在 “减
法”中，获得了内在的动人心魄的分量与
魅力。

西方谚语说：“四十岁是人生真正的
开始。 ”因为做“减法”，我们才能轻装向
前，行稳致远，把余生的路走得更坦然、
更舒心、更畅快……

当 “去 ”则 “去 ”，当 “减 ”则 “减 ”，当
“舍”则“舍”，让我们的生命之花在这人
生“至道”上静然而开、恬然而绽吧！

若
程宇昂

若每双手都种玫瑰，
让晨露在花瓣上闪耀清辉；
若每颗心都怀着稻穗，
让金黄在晚风里低垂。

若没有镣铐的双手，
只为创造而非占有。
看广袤的田野和车间，
汗水只为共同的丰收。

疆界在麦浪里融解，
没有谁的名字被铁网包围；
信仰如云影彼此追随，
信封里没有子弹，只有芳菲。

若没有饥饿驱赶脚步，
若仓库堆满面包与光，
再无困苦———
你或许摇头不信，
但种子已在破土。

若每双眼都映着星轨，
让夜航的翅膀不再蒙灰；
若每对耳都听见陶埙，
让旷野的呼唤不再破碎。

货币在童话里沉睡，
没有数字在额头刻下年岁；
时钟在谷堆尖轻轻停摆，
生锈的齿轮被月光灌醉。

若每次醒都看见青空，
若每次醉都拥抱相同；
若所有门都朝春天敞开，
而春天正把冰河消融。

若万物都记得摇篮曲，
而余音里没有王冠的沉重，
我们是同一棵树的枝桠，
伸展着，在光中未醒的风。

本版责编/苏爱华hnrbrt772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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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半拉西瓜“骗”过的夏天
吴 娜

小时候最喜欢过夏天，绿树荫浓、瓜
果成熟。每每黄昏，劳作了一天的母亲总
会从地里抱回一个绿皮花纹的大西瓜，
先用井水浸泡，再“咔嚓”一声一切两半，
她将其中的一半西瓜细细切成多个小
块，吩咐我和弟弟给外公外婆送几块，给
奶奶拿几块， 然后她自己再留下一小块
西瓜细细咀嚼， 剩下的小块便全让我和
弟弟消灭掉了。

西瓜真甜呀，又酥又解暑。我和弟弟
盯着瓷盆里那井水浸泡着的另一半大西
瓜，直流口水，可母亲已再三交代那是父
亲的专属西瓜， 叫我和弟弟谁也不准乱
动“歪脑筋”。

“切，不叫动‘歪脑筋’，咱们就动聪
明的脑筋呗。 ”我向弟弟快速地眨了眨眼
睛， 他立即心领神会地跑去搬来了小凳
子和椅子， 我俩便各自趴在小凳子上写
起了作业，虽然屋里酷暑难耐、小蚊虫乱
飞，可我们依然飞速地计算着数学题、默
写着课文……

父亲终于从井下回来了， 母亲端来
了饭菜，我抱出了西瓜，弟弟则拿来了汤
勺。母亲催着父亲快吃。父亲笑吟吟地挖
上一勺，放进嘴里：“哎呀，可真甜。 ”

我和弟弟馋得直流口水。
“这么甜的西瓜，应该可以作为游戏

的奖励吧？ ”果然，父亲又开始了如前一
晚一样的开场白。我和弟弟拼命地点头、
举手， 表示赞同， 甚至不顾母亲的 “意
愿”，一把抓起她的双手也举了起来。

于是，我们家盛夏夜晚的“抢答”游
戏又一次正式上线了。 父亲每提出一个
问题，我和弟弟便积极抢答，谁回答得又
快又准确， 父亲就会挖上一勺西瓜放进
谁的碗里。我和弟弟不分伯仲，碗里的西
瓜也越来越多， 可有时父亲突然会问上
几个学校压根没有教过的问题， 我和弟
弟一下子就“卡”住了，面面相觑。而母亲

总会在这时轻松地说出答案， 然后就看
见父亲将那一勺西瓜直接送到了母亲的
嘴里……

“哼！ 我们也吃。 ”于是，我和弟弟举起
碗来，一碰，大口嚼了起来。 那半拉西瓜很
快就在我们的“抢答”中消灭完了……

爷爷去世后， 八十多岁的外婆在生
了一场病后，身体已大不如从前，而九十
高龄的奶奶也需要人照顾，几经商量，母
亲留在市区继续帮着弟弟带孩子， 而七
十多岁的父亲则带上外婆和奶奶回到了
乡下老家。

每每周末，母亲、我和弟弟都会马不
停蹄地赶回老家，帮着浇地、做饭、给外
婆奶奶洗澡、剪指甲……那天刚进家门，
就看到父亲正在用汤勺给外婆和奶奶挖
西瓜，我大惊失色:“爸，这俩老太太血糖
都有点儿高， 你怎么还敢给她们吃西瓜
呀？ ”

父亲面不改色地解释说， 他早问过
医生了，适当的锻炼加上按时服药，老人
是可以吃些水果的， 更何况一直不给吃
水果，两个老人也会闹的。

我们这才知道父亲给外婆和奶奶也
制定了奖励机制。 像每天每人剥了多少
毛豆、 绕广场走了几圈、 有没有按时吃
药、吃饭……表现好的老人，下午父亲会
奖励两勺西瓜， 当然也会哄着绕小广场
多走一圈，而另一个老人，便只能得到一
勺西瓜。

“爸，你用那半拉西瓜骗我和姐姐整
个童年多读了多少书， 现在又开始哄骗
外婆和奶奶了吗？ ”弟弟一边用水浇着菜
地， 一边故作不满地说，“你老就不能换
个有点儿创意的点子？ ”

“甭管有没有创意，能‘骗’过就行。 ”
父亲的话让我们家里又一次在夏天响起
了笑声， 那笑声如同夏日里潺潺流淌的溪
流，清澈又欢快，洒在每一个人的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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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 集 绿 豆 圆
曹佩遴

年里头，二叔走了，回了趟老家，又
勾起许多童年的记忆。

老家在淮南市潘集区祁集镇的曹
家岗，是淮河一溜十八岗之一。 记得小
时候有个顺口溜，描述十八岗：“船上点
灯赵（照）家岗、腊菜开花黄家岗、庙里
烧香许家岗、嘎嘣脆的苏（酥）家岗、接
不上的段（断）家岗、晒不干的曹（潮）家
岗……”

祁集是豆腐之乡，这里的湾地盛产
黄豆、绿豆、豌豆等豆类作物，为豆制品
的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记得小时候
周边的村庄不仅有磨豆腐的，还有压豆
芽的、做豆饼的、打凉粉的。磨豆腐的主
要在祁家圩子，豆腐之法始于汉淮南王
刘安，据说祁家祖上祁老大是淮南王刘
安的厨子，深谙豆腐之法，回乡后便把
豆腐之法传给了后人，绵延至今。

丰富的豆制品还为祁集派生出一
道名小吃———绿豆圆子。将绿豆浸泡后
磨成浆，辅以黄豆芽瓣、淮河小米虾及
葱姜盐等佐料，在油锅里炸成指甲盖大
小的小圆子，可干吃，亦可下汤、炒食或
烩菜。 过去，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上
这一口，炸圆子时一窝巴小孩子流着口
水围着灶台， 等出锅的那一刻蹭上几
粒。 刚炸出的绿豆圆子又焦又香，酥脆
爽口，至今想起仍唇齿留香。

最难以忘怀的是在集上吃的那碗
绿豆圆子汤。喝上那碗汤时我已是十多
岁的半大孩子，那时候十分工分还不值
一毛钱，哪有人舍得花钱带孩子赶集喝
绿豆圆子汤？ 喝上那碗汤，我是靠自立
更生的。 有一年放暑假回老家，气温出
奇地高，城市里有冰棒吃、冰水喝，而农
村只有井拔凉（方言，指刚从井里打出

的凉水）。记得当时我攒了一毛钱，花了
七分钱买了一包糖精，让堂弟和他的小
伙伴抬了一桶井拔凉，将糖精倒进去用
水瓢搅拌均匀，喝起来果然又清凉又甘
甜。随后带着堂弟和他的小伙伴把糖精
凉水抬到集上，一路吆喝：“糖精凉水一
分钱一喝，不甜不要钱！ ”集上卖菜卖东
西的正热得嗓子冒烟，果然卖了些糖精
凉水出去，挣了一两毛钱。现在想来，我
当年还是有些做生意的天赋的，只是后
来没有走上从商之路。

刚到集上时，卖绿豆圆子汤的摊子
上便飘来诱人的香味， 直往鼻孔里钻。
有了钱，便请堂弟和他的小伙伴一人喝
了一碗绿豆圆子汤。卖绿豆圆子的摊位
上支着一口大锅，摆着两张小桌子和几
只小凳子，热气腾腾的锅里飘着一层用
牛油熬过的辣子，红彤彤的，香气四溢，

浮在红汤上的圆子如红艳艳的玛瑙珠
子。 有来吃圆子的，摊主便拿上一个大
粗碗，抓上一把纯豆面的豆饼子，盛上
圆子，再浇上一大勺红油汤，撒上一撮
葱花。 吃前，摊主会问你是吃焦的还是
面的。 若要吃焦的，圆子在汤锅里滚上
几下即可捞出，若要吃面的，就要多煮
上一会儿。尤其是上了年纪牙口不好的
人，多爱吃面的。那天我吃了一半焦的、
一半面的———焦的酥脆甜香，面的吸满
汤汁绵软入味， 尤其是油汤烫过的豆
饼，韧劲十足，豆香浓郁，回味悠长。

童年的记忆，童年的滋味，往往能
伴随一生， 时常勾起内心深处的温暖。
如今，随着“科技狠活”的层出不穷，那
些原滋原味的老滋味儿似乎离我们越
来越远。那些纯粹的、纯真的老滋味儿，
难道不是人间应有的滋味儿吗？

林 中 晨 读
徐满元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酷爱读书的人
而言，读书的时间、地点、方式无疑是多
种多样的。可至今令我最难忘的还是小
学高年级至大学期间，于故乡小山村松
林中晨读的情景。

我之所以热衷于林中晨读，还得从
我的母亲说起。母亲一再跟我说：“你不
好好读书，将来要饭都没路走。 ”———身
为老幺的我，自幼身体脆弱，与同龄小
伙伴相比，显得单薄、瘦削，将来很难适
应农村的重体力活。 而我上高中时，小
山村才通电。为了节省当时尚需凭票购
买的煤油， 母亲总是让我晚上早睡、早
上早起。 于是，便有了独属于我的林中
晨读。

只要天气晴好，天一亮，母亲便将
我喊起床。 揉着惺忪的眼，用凉水洗把
脸，我便拿起待读的书———初、高中阶
段， 基本上是教材或少量教辅资料，走
出家门，沿着通往后山的小路，边读边
向那片熟悉的松林走去。

如果说那片四季常青的松林，本身
就是一本常读常新的书，那小路无疑就
是那韧性十足的装订线，而我便是那翩

跹在书页间的蝴蝶书签。
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让人有一种

茅塞顿开的感觉。记忆力也仿佛一个习
惯于拖泥带水的人，突然就变得利索起
来。 譬如，原来要读个十遍八遍才能背
得出来的古文或古诗词， 现在只需三五
遍便能脱口而出；原来记十个英语单词要
二十分钟，现在十分钟足够。这让我对“一
日之计在于晨”的说法更加深信不疑。

更难得的是， 林中晨读好比一首
诗，不光语言优美，而且意境迷人。

且不说那曲曲折折的山间小路，柔
肠般带着你一起蠕动，除让你有移步换
景、曲径通幽之感以外，还吸管一样抽
出你体内的一切淤积与不快。输入的却
全是清新和惬意。它甚至磁带一样把你
朗读的声音录下来。然后在你合上书页
后，以回想的名义回放出来。 只是被你
重新命名为“背诵”。有时单是路边突然
冒出的一朵野花，也让你感觉到，她是
在用芳香的口气向你道声早安，你边读
书边用微笑作答。 那微笑的样子，也让
你仿佛绽放成了一朵山花，且“香”味相
投，相互取悦的味道十足。 而那花香般

弥漫开来的鸟鸣，更像是平日里那些噪
音的反面，光滑，圆润，柔和，舒坦。这一
切似乎都在把“鸟鸣山更幽”诠释个透。
就连平时总爱滔滔不绝述说个没完的
松涛，此时也屏住了呼吸，不知是在全
神贯注倾听鸟鸣、嗅闻花香，还是在听
我用乡音放声朗读教材里面的古诗文。

若是感觉走累了，我便会来到那个
名叫 “万人塘”（当年兴修它时万人参
战，故得此名），在它那被松树掩映的高
大塘坝上找块草坪坐下。 面对水光山
色，顿觉神清气爽，读书的兴致也随之
高涨。 特别是夏日清晨，那种快意我至
今找不出合适的文字来描述。只是觉得
如今城里再舒适的读书环境，都无法与
之比拟。 以至于后来我上初三和高中
时，每遇到数学上不会解的难题，哪怕
是上下午，我也会边思考边沿着晨读路
线来回走。说也奇怪，如有神助，很多在
家里不会做的习题，竟被这林间小路像
钥匙般捅开了那把由生锈到顿悟之锁。

也许是尝到了林中晨读的诸多好
处，后来哪怕是下雨，放假在家的我，也
会一手撑着伞，一手捧着书，前往林中

晨读。 只是因光线原因，时间比晴日稍
晚。 一边听着雨点与伞面窃窃私语，那
种“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韵味叫人陡生
情趣； 一边低头看抬头背着英语单词，
有时还大声练习着用乡音镶边的英语
口语。只是弄不清楚那雨点与伞面是在
合谋着嘲笑我，还是在真心为我鼓掌加
油。 反正通过林中晨读，我学业的木桶
上， 英语这块短板最终还算是补齐了。
这也为我最终考上本科大学，成为小山
村第一个 “从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于林中晨读，忘了及时回家吃早饭
的事常有。 好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家
里养了条十分聪明可爱的名叫 “小白”
的狗———全身白色，无一根杂毛。 它总
能受母亲委派，准点“喊”我回家吃饭。
后来有了大侄子，他便跟小白一起来找
我。此情此景，现在回想起来，还让我倍
感温馨。

是的，林中晨读便是我人生旅途上
路过的一段旖旎的风景，其毫无疑问地
成为我记忆的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
自然也是我不可多得的人生财富。

父亲·粉丝·我
代宜喜

与往常一样，很晚我才下班，从县
城转车匆匆赶到，因女儿入学而出租的
市区内小型两居室住所。

在妻给我留的晚餐饭菜中，我一眼
就看见粉丝炒豆芽这道菜，一直以来我
对这道菜就很有好感，并对粉丝有着特
殊的情结。

看到熟睡的家人，望着屋外皎洁的
月光， 再抿了一杯从老家捎来的烧酒
后，不知为何念叨起我的老父亲，思绪
一下回到我小时候与父亲一起做粉丝
和卖粉丝的故事中……

我的老家在偏远的农村，在上世纪
70、80 年代经济比较落后，大多数家庭
除了种上几亩地外，总是想着法子去做
点副业赚点零花钱，贴补一下家中因人
口多而生活拮据的境况。

在父亲的带领下， 一家人每天和乡
邻们一样从事粉丝加工的活儿，因为我是
家中兄弟姐妹 6人中的老小，整天过着无
忧无虑的日子。 而我在与小伙伴们散学
后，总捡个最轻省的活儿如放牛、拔草等
打发时光，那时我是比较快活的……

粉丝加工的活几乎是纯手工制造，

在临近隆冬的每天忙碌中，父亲与哥姐们
洗红薯、粉碎、磨浆、和面、做粉丝，整个流
程既繁琐又要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差事。

做粉丝时父亲站在一锅开水旁，左
手拿着漏瓢，右手颠着木锤均匀有力地
将不间断放入瓢中的红薯粉面团，通过
漏瓢敲入锅中。 尽管是在大冬天，他常
常将右臂裸露出来，黝黑的皮肤上渗出
豆大的汗珠， 噼里啪啦地滴在锅台上。
每当我偶尔帮大人们送柴火时，看到原
本不高的父亲一只脚站在地上另一只
脚蹲在锅台上的样子时，在幼小乃至今
日，他的形象总是格外地伟岸和高大！

在整个粉丝加工中， 父亲不仅是
“领衔主演”，还是位很负责的“导演”，
粉丝做好后，关键环节是要把它放在零
下几度的水沟里冰冻才行。在刺骨寒风
中，父亲和哥哥们总是有条不紊地将挂
有粉丝的木头， 一排一排地放入水中，
等待自然地冷冻。

细心的父亲明知寒夜极冷，他仍然
会拎着马灯去认真地查看，力求在粉丝
加工中做到尽善尽美！ 当时，为了顺应
市场和用户的需求，大部分人对所加工

的粉丝进行“特殊处理”。父亲从来不动
歪脑筋，用他的话说：“无论粉丝加工工
序有多繁杂、多辛苦，利润有多低，也得
让父老乡亲们吃上干干净净的粉丝！做
人嘛，厚道没错……”

因为父亲为人耿直、善良，他在乡
邻和众多亲朋好友中留下很好的口碑。
他做的粉丝虽然没有别人家的光鲜，然
而销路同样很好。 父亲没有豪言壮语、
高深理论，他的言行一直潜移默化地影
响着我，让我做一个善良正直的人。

为了多挣些钱，父亲和哥哥用板车
将粉丝拉到离家十余公里外的集镇上
兜售。 临近春节我也放假了，有幸能一
同前往，尽管辛苦但总能品尝到父亲第
一时间给我买的早餐，那也是我前往集
镇最大的期待！出售粉丝时，别人大多只
给个够称，用一根细绳扎一下，而父亲则
不仅给个抬头称还送个大中小号蛇皮
袋，当有人问及此事时，他总是笑着说自
家地里收的，没啥。 20 多年过去了，他那
爽朗的笑声依然刻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常说，红薯粉好主要是用的真
材实料，红薯不怎么用施肥管理，产量

也很高。但也有不足，就是不好消化。那
么它是如何被人们所喜爱又充分发挥
自己的价值呢？ 是因为它选择了 “转
变”，它被火烤时成了烤红薯；与水煮便
成了红薯稀饭；被片成若干片进行晾晒
则成了红薯干， 就算是磨成粉精加工，
最后成粉丝也无怨无悔……红薯勇于
牺牲、善于转变的精神，让它实现了自
己的人生理想，父亲说红薯的一生与人
一样，也在不断地“适应”社会。

我听从了父亲的教导，也不断地适
应社会的新形势， 转变自己的思想观
念，立足现实过着不断进取的生活。

天有不测风云。父亲在一次拉粉丝
的途中， 发生意外后进行紧急医疗，当
时发炎发烧厉害，尽管进行医治，身体
却慢慢地消瘦，加之过度操劳，早早地
离开了我们。

他亲手制作的粉丝，我再也不能品
尝；激励的话语再也不能听到，但他勤
劳的身影时常浮现在我的梦乡，辛劳的
父亲对我的养育之恩， 让我终生难忘，
纯朴的父亲教育我为人处世的道理让
我终生受用……


